更多原创论文请访问论文同学网(www.lwtxw.com)

      《高老头》看巴尔扎克的小说风格

巴尔扎克生平筒介：巴尔扎克于1799年5年20日工资出生于图尔市的一个中等阶产阶级的家庭里。1814年，他随父亲来到巴黎，1916年-1819年，他在法科学校学习法律，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文书，毕业后，曾当过律师，混迹法界，是违反巴尔扎克意愿的。但在这三年中，透过律师事务所的窗口，却使他初次看到了巴黎社会的黑暗腐败，看到了“很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同时，也使他看到了在“平等”“公道”的帷幕后面，司法界是怎样进行卑鄙勾当的。这些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根基。1819年巴尔扎克离开司法界投身于文学，后来又投笔从商。在经商过程中，通过与巴黎各种人物的接触交往，使他认识了巴黎形形色色的丑恶面孔，更使他亲身领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钱的万能和万恶的力量，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已主义关系，1930年法国迎来了七月革命，革命唤起了他的希望，但革命后的现实又使他很快堕入了失望，因为七月王朝没有给中小资产阶级带来实利，后面巴尔扎克参加了保王党，这说明他的思想是保守的，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道德原则是深恶痛绝，也使巴尔扎克倾向贵族，他企图“恢复那些过去的存在的道德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不朽的”1830年的七月革命及其结果，对巴尔扎克世界观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七月革命并没有改变巴尔扎克窘迫的经济状况，他清醒地看到七月王朝的黑暗和腐败，从而对丑恶的现实提出严正的批判。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他对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甚至触及到私有制和极端利已主义这个祸根，这就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广泛而深刻，尖锐而有力。这些生活的经历，在他以后的文学作品中都得到充分的描绘并升华。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1834年发表的优秀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在展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观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方面都有代表意义。小说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为背景，通过寒酸的公寓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以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情节发展为主线进行描述:作家描绘了一幅幅巴黎社会人欲横流、极端丑恶的图画，暴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
小说主要描绘了退休面条商高里奥老头被两个女儿冷落，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走上堕落之路。故事描绘了大革命时期依靠大饥荒成为暴发户的高里奥老头，在妻子死后，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两个女儿身上，让她们从小就过着奢侈、挥霍的生活，满足她们的一切欲望。后来，他把财产平分成两份，给了每人80万法郎的嫁资。金钱换来了如意的婚事。大女儿阿娜斯塔齐嫁给雷斯多伯爵，进入了贵族社会，小女儿但斐那找了银行家纽沁根作丈夫，成了阔太太。结婚之初，高老头还是两个女儿家的座上客，他一周可以在女儿家吃一两次饭，后来改为一个月两次，最后竟永远被拒之于大门之外。这种感情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到了复辟时期，爵位重新成为地位的标志，高老头的面条商身份不能给女儿的家庭带来光彩，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钱越来越少了。他想见女儿时或者偷偷从厨房溜进去，或者站在她们马车经过的道路旁，两个女儿偶尔也光顾父亲居住的伏盖公寓，目的是为了不断榨取父亲仅有的赖以活命的钱财。两姐妹用尽心机，各不相让，几乎反目成仇。在她们的轮番搜刮下，高老头当尽卖绝，一文不值，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贫病交加、濒临死亡。巴尔扎克在描绘这繁华盛世时，指出了潜藏着的危机，预示隐伏着的灾难。

巴尔扎克的世界观是充满矛盾的，他是一个中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但又有了浓厚的贵族意识和封建道德观念，并力图挤进贵族的行列，他的世界观的复杂性、矛盾性、正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动荡不安、斗争激烈的时代的反映，在他那个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发展，封建势力的反扑、复辟，工人阶级的兴起、斗争、使社会形势急剧变化，政治体制迅速更迭；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又斗争又妥协，使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经常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同时，他的思想又受到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他曾是启蒙思想家的信徒，也羡慕拿破仑的业绩；他接受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也接受过封建的教义；他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但也没能完全摒弃反科学的神秘主义。凡此种种，就构成了巴尔扎克世界观的矛盾和复杂性。在创作中，巴尔扎克对社会的观察，分析、表现，是从人性论观点出发的，他的褒贬常常离不开抽象的道德观，以他所谓的“不朽的”“道德原则”来平衡判断他的人物。因些，他在批判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和道德沦丧时，就不能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实质（劳动人民的血汗积累），更不能透过阶级剥削看到当时已经奋起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巴尔扎克从多方面描写了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揭示了复辟时期封建贵族貌似威严实则虚弱的阶级本质，真实的再现了时代的风貌。但是巴尔扎克对衰亡的贵族倾注了他的深切同情。拉斯蒂涅精神的堕落，鲍赛昂夫人的被迫退隐，都是以“哀其不幸”的凄婉笔调写出来的。同情的泪水虽然没有挡住巴尔扎克犀利的眼光，他还是看到了历史的真相。但这泪水却渗透到形象的深处，削弱了形象的批判力量，鲍赛昂夫人的离去和贵族资产阶级的没落一样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巴尔扎克却把这过时人物的退场渲为英雄的下台，以浓重的笔墨为她涂上悲剧的色彩。所以，受自身的经历和各种道德观念和思潮的影响，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集中表现了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主要特色：
一、环境的描绘

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绘，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他总是力图为他的人物提供真实、具体的活动背景、从而使人物获得真实感、典型感，巴尔扎克笔下的环境是个性化的，是为了活动于其中的人物服务的，如在《高老头》中的伏盖公寓内外景描写，确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先写外景：街道、建筑、阴沟、墙脚、显出“一派无诗意的贫穷”读起来就像生活在其中的人一样，会“无端端的不快活”。然后写内景：院子、客厅、地板、陈设、无一不散发着“公寓味道”，就像那股“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也会向读者迎面扑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给我们介绍那一张张奇形怪状的脸谱时，就显得十分的自然、十分的贴切了。“典型环境”的描写，真实的再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关系，在阶级关系中塑造各种典型人物，《高老头》中展示的贫穷的伏盖公寓，是巴黎下层社会的缩影，对这伙失意落落魄人物的描述，重点在于境遇的变迁所造成的性格的变异，在这样的环境下里，我们认识了伏脱冷：在富丽堂皇。珠光宝气的沙龙里，集结了一群“出名放肆的男人”和“最风雅的妇女”，他们寻欢作乐，放荡不羁，作者着力描写辉煌盖下的精神空虚，虚伪遮蔽下的勾心斗角，正是在这里，我们目睹了鲍赛昂夫人的荣辱。在这两个交替出现的的场景，或者说，互相倾轧的巴黎社会的典型环境，为野心家拉斯蒂涅的成长发展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他以伏盖公寓为基地，向“上流社会”猛冲过去，上下两个熔炉，合铸了这个典型性格。，二者相辅相成，紧扣着环境表现人物，环境的变化促使人物的发展，客观环境的逼真描写，更真实的体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又使环境具有典型特征这样，巴尔扎克的创作就较好的体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则，客观环境的逼真描写，只是构成“典型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人物形象的描绘、性格的典型化
巴尔扎克不仅塑造了高里奥、拉斯蒂涅、鲍赛昂夫人、伏脱冷等典型形象，而且在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做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巴尔扎克基本上遵循现实主义集中概括的典型化原则塑造人物。“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的作法，使作家笔下的人物从肖像到性格都具有鲜明性、突出性的特点，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巴尔扎克象出色的素描画家一样，只寥寥数笔，就能把人物的外形特征勾得惟妙惟肖，而且与其内在性格相得益彰。在《高老头》里，重要人物伏脱冷，次要人物伏盖太太，在人物性格的描写上，伏脱冷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反面人物。他的形象凝聚着巴尔扎克对法国社会长期的观察、体验与思考。他常常通过伏脱冷的口，对社会丑恶进行无情的剖析与鞭挞，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充当了巴尔扎克批判社会罪恶的代言人。作家赋予他以充沛的精力、雄健的体魄、犀利的目光与深刻的分析力。他信奉极端利己主义原则，不顾一切地为自己谋利，同时，他对这个原则又喜笑怒骂，对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弊端观察得入木三分。他头脑冷静，城府极深，一眼能看穿别人的心思，令人望而生畏；同时他又殷勤周到，坦白直率，和善亲热，让人捉摸不透。他集冷酷、凶残、刚毅、深沉、狡猾于一身；他决不低头屈服，却善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物，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但巴尔扎克却把他的人格精神提到诗意的高度，使之成为一个色彩十分丰富的多层次的艺术形象，成为“一首恶魔的诗”，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是巴尔扎克塑造得相当成功的艺术典型。巴尔扎克特别渲染他笔下每一个典型最基本、最富有表现其性格本质东西，在其他的作品中：如高布赛克的贪婪、葛朗台的吝啬，于洛的好色，腓力普的凶残等等。为了达到最充分地揭示形象的目的，他把这类主导特征又加于扩大、提炼和夸张、乃至用近于漫画的手法，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是，巴尔扎克毕竟不是阶级论者，由于人性论的影响，他认为这是人物“情欲” 恶性发展结果，他把这种“情欲”绝对化，就有时会导致人物的失真。如在《高老头》中对高老头，强烈地渲染其“父爱”，过分夸张使形象变得歪曲。另外，巴尔扎克善于用“人物再现”的方法，即以前作品的人物在以后的作品中再次出场的方法，如拉斯蒂涅在《高老头》中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天良”未泯的大学生，但到了《纽沁根银行》里，他已经是银行家设机生意的得力助手了，以后他还得到了伯爵封号，当上了部长，这样，不仅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得到了符合于性格特征的充分发展，而且把各个独立的单篇也连成一个互相关联的艺术上的“有机整体”

三、精致的结构
小说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的故事为两条主要线索，又穿插了伏脱冷、鲍赛昂夫人的故事。几条线索错综交织，头绪看似纷繁而实际主次分明、脉络清楚、有条不紊。作品以叙述高老头被女儿榨干钱财遭抛弃为中心情节，以拉斯蒂涅为中心人物，通过他的活动穿针引线，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联系起来，将贵族沙龙与资产者客厅连结起来。随着高老头之谜在拉斯蒂涅眼前展现、解开，情节步步推向高潮。伏脱冷被捕、鲍赛昂夫人被弃、高老头惨死，拉斯蒂涅都是目睹者、见证人。社会的丑恶证实了他接受的反面教育，高老头埋葬之日，也是拉斯蒂涅的青年时代结束之时。几条线索紧密交织、环环相扣、步步深入，起着互相深化、互为补充的作用，从而深刻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 
    四、对比手法的广泛运用
艺术上的对比手法在《高老头》中运用得十分广泛。    伏盖公寓与鲍赛昂府的强烈对比，不仅促使拉斯蒂涅个人野心的猛烈膨胀，而且表明不管是赫赫声威的豪门大户还是穷酸暗淡的陋室客栈，一样充斥着拜金主义，一样存在着卑劣无耻。高贵庄重的鲍赛昂夫人与粗俗强悍的伏脱冷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文质彬彬，一个直言不讳，但不同的语言却又揭示了同样的道理，而他们两人看透社会的理论又与自己生活中的惨败成为反衬，更加深了悲剧的意味。此外，还有高老头女儿的穷奢极欲与高老头的贫苦窘困的对比，
五、思想弱点

《高老头》一书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还从多方面地触及资本主义神会的累累罪恶“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培养肮脏灵魂的大温床”巴尔扎克从多方面描写了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是，但是巴尔扎克对衰亡的贵族倾注了他的深切同情，因些，他在批判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和道德沦丧时，就不能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实质，更不能透过阶级剥削看到当时已经奋起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巴尔扎克是一个对贵族阶级有深厚同情的资产阶级的作家，他骂有钱的固然骂得痛快，但是，他骂的只是他们败坏的德行和无节制的“情欲”，而不是他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榨。

六、存在不足之处

（1）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常常由于人性论的影响而受到歪曲。高老头的两个女儿逼死父亲的情节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他辛辣的笔调写尽了人与人之间的罪恶的金钱关系，在榨取父亲的过程中两个女儿的狠毒，补勾画得活灵活现，使人读后感到面目可憎，但是到了最后时刻，他们的“人性”却忽然复苏了，这种背人物性格的败笔，在《高老头》形象的塑造上更为明显的表现出来。（2）创作的局限性：对日趋衰退的贵族阶级的同情，是巴尔扎克又一明显的局限性。恩格斯在高度评价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无情揭露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巴尔扎克落后的贵族意识，正是这种以“全部同情”谱写的“无尽挽歌”情调，给巴尔扎克的创作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在《高老头》中对拉斯蒂涅精神的堕落，鲍赛昂夫人的被迫退隐，都是以“哀其不幸”的凄婉笔调写出来的。同情的泪水虽然没有挡住巴尔扎克犀利的眼光，他还是看到了历史的真相。但这泪水却渗透到形象的深处，削弱了形象的批判力量，鲍赛昂夫人的离去和贵族资产阶级的没落一样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巴尔扎克却把这过时人物的退场渲为英雄的下台，以浓重的笔墨为她涂上悲剧的色彩。（3）巴尔扎克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过一定的同情，但做为资产阶级作家的巴尔扎克，不仅不可能表现出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质和社会力量，而且有时还歪曲和丑化群众的形象。在他笔下，他们有的愚昧无知，有的粗暴野蛮，明显地刻印着作家对阶级的偏见，如在《欧也妮·葛朗台》中对女奴拿侬的描绘，作家以同情的笔调表现了她备受剥削压榨的地位，但又竭力渲染拿侬象“忠心的狗”一样的奴才心理。巴尔扎克对拿侬奴性的各种描写，是揶揄与肯定兼而有之，表现了作家对劳动者的老爷态度。所以，我们在看到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他作为中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深深的烙印，以及不时流露出来的保守的、倾向贵族的思想感情。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结构，语言个性化，心理描写等方面，都达到一定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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